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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人权律师巴黎记者会  谈「610」头目李岚清被诉
─李岚清在法国尼斯市逗留之际诉状上交尼斯检察院
国际人权日之际，著名人权律师乔治-亨利．波提（比利时）和威廉．布尔东（法国）在布尔东先生的巴黎律师事务所召开记者招待会，就法轮功学员在法国继续起诉610头目李岚清一案，向媒体介绍最新进展。
2002年12月4日，来自法国、爱尔兰、加拿大的四名法轮功学员基于联合国酷刑公约和法国有关法律，向法国法院对中国主管镇压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头目李岚清诉以酷刑罪。诉状于李岚清在法国尼斯市逗留之际上交尼斯检察院，后转至巴黎检察院，起诉将在巴黎继续进行。
谈到此次起诉的意义，波提律师说，虽然李岚清已离开法国，但诉讼在他离开前已提交检察院，这给中国的行恶者一个警告：不管你来自哪里，来到这里，就有受害者和一些国际组织在等着你，对那些策划和实施酷刑的人，不论他身在何处，不论我们在哪里找到他，都要把他绳之以法。
布尔东律师说，这次起诉在法国是首开先例，一旦立案，将会给今后的法律系统留下榜样。我们对于这一起诉的立案有百分之百的信心。
乔治-亨利．波提和威廉．布尔东因在比利时和法国起诉前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而闻名。
法国法轮功学员代表在发言中说，镇压三年多来，法轮功一直和平理性地要求和镇压者对话，但是这一要求被置之不理，相反镇压不断升级，现在被害者寻求通过法律手段来制止迫害。
两位法轮功学员、法国公民爱莲－布提女士和爱尔兰居民赵明作为起诉人，讲述了他们在中国受到的酷刑遭遇。布提女士呼吁西方媒体帮助揭露迫害的残酷，从而制止它。赵明最后强调，这一起诉并不针对中国政府，而是通过法律来制止犯罪。
都柏林之行印象
文/德国法轮功学员
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回来已有两周的时间了，几件小事依然记忆犹新。
机场的礼遇
在都柏林的机场入关时，因我持的是非欧盟国家护照，海关人员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查问，问我到都柏林来干什么？我告诉她我是来参加法轮功的交流活动，她一听到法轮功便马上露出了笑容“Oh, Falun Gong, Very nice!“(喔，法轮功，真好！)旁边工作台上的一位先生听到了我说法轮功，立即兴奋地站了起来，比划了两个冲灌的动作(法轮功第三套功法)。接着那位女士不再查问我的旅行的情况了，而好奇地询问我们这次法轮功的活动都干些什么？有多少人来参加？最后她友好地祝我们活动顺利，祝我们在爱尔兰逗留愉快。
青年旅馆欢迎我们再来
当地的学员为外地的学员联系了青年旅馆的住宿。离开的那天，临行前，我想起昨天在服务台租借铺盖时工作人员说过，走的时候可以将铺盖留在床上，于是就将被子叠好，环顾四周，看到同修们在离开之前也都将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事后，当地负责住宿的学员告诉我，青年旅馆的工作人员检查房间时，对我们的印象极佳，说很少见到人都走了，房间和床铺还这么整洁有序，并欢迎我们再来。
我心里真的很感动─为真、善、忍带来的祥和与美好。
两位中国女性的故事
──写在国际人权日十周年
2000年2月21日，58岁的陈子秀在拘留所因拒绝声明放弃法轮功而被关押她的人用酷刑殴打致死。华尔街时报的伊恩.约翰逊先生报道了陈女士的故事。这篇文章使他获得新闻界最高荣誉奖─2001年度普利策国际报道奖。
约翰逊的文章写道，“两天的酷刑使得她双腿淤紫，她的短发被脓血粘在一起，当地官员命令她光着脚在雪地里跑。她在外面爬着，然后呕吐并昏倒过去。她再也没有醒过来，于2月21日离开人世。”
这是近三年前的事了。这样的迫害事件还在不断发生。
46岁的王玉芝女士原是哈尔滨市一位成功的女企业家。2001年11月6日她因为数次为法轮功上访而被送往万家劳教所，在那里她被酷刑折磨、殴打以致脓血通过鼻道涌到眼里……2002年5月8日，劳教所里的人因怕她死在里面才将她释放。
王女士说，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和写“保证书”放弃修炼，劳教所无所不用其极，她目睹了许多折磨学员的方法。学员被吊起来用鞭子抽打，剥光衣服长时间铐在铁椅子上，不让睡觉、用电棍电。他们被吊起来长达几天。女学员被扔进男牢。在这种残酷折磨下，很多人都处在死亡的边缘。王女士是幸运者之一。
陈女士和王女士的故事仅是冰山一角，自1999年中国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已证实525例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几十万人被拘留，10多万人未经审判被强迫送劳教所。中国内部政府官员则说死亡人数多于1600。其它消息来源估计更高。
然而，在过去的三年中，越来越多的象陈子秀女士的故事被人们所熟知，世界人民对这场迫害也表示出越来越大的愤慨，局势发生了不可避免的转变。王女士被正义的加拿大政府成功营救就说明了这一点。每一个对正义的支持都不会付之东流，千百万个个体的声音会汇合成一个强有力的呼声：“人类需要真善忍，停止迫害法轮功。”
修炼之窗：暮年无忧
　　我得法前的身体被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早搏、失眠等病折磨，经常头昏脑胀，步履维艰，病危通知书也下过好多次。十余年来我的医疗费达十几万元。
　　修炼大法一个多月，我便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大约在1997年4月，儿女们回家聚餐，午眠之后我起床困难，家人惊作一团，赶快叫测血压，结果血压已高达105~195，后来上升到了106~200。不过我却是有惊无险──我想，这应该是师父在帮我清理身体。第二天早晨我仍然去了炼功点炼功，晚上10点，保姆替我测血压，结果是70~135，再正常不过了。
　　我立即通知了子女们。大家在惊喜感叹之余，两个女儿和一个女婿立即表示要修炼法轮功。
　　老伴刚开始修炼不久，在连续一个星期的剧烈腹泻之后，她年轻时因一场大病而几乎瞎了的一只眼睛竟然奇迹般地复明了，肿胀了几十年的脚脖子也消了肿。进我家时大字不识一个、已年近半百的保姆在99年7．20迫害开始后开始跟着我们学法，现在已能不费力地通读《转法轮》。全家共有十人前前后后步入修炼法轮大法的行列。其中一个女儿被诊断为“右腿髋关节坏死”，医生说必须马上换一个钢制的，否则左腿的髋关节也将不保。但是炼功刚三个月，她的髋关节竟死而复生了，行动也自如了。
人生路上：人生能被几回骗？
文/路新(美国)

我天生自命不凡，但却常常被骗。上当受骗在如今倒是随处可见，但有几次却
铭心刻骨、终生难忘。
“六四”冲击
我上大学正好赶上军训，对于传达的中央在“六四事件”的果断、合理的处理深信不疑。
来美后第二天，我就和来接飞机的同学们干了起来。我跟他们打赌，天安门根本没死人；对六四的反面造谣全是西方反华势力而为；你们可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等等。可是同学们给了我两盘带子，一盘是前任室友留下的六四实况转播，一盘是他们当天去租来的讲六四的专辑。想不到来美后这么快就尝到了“文化冲击”的味道。原来是自己“曾被洗脑”，以前的盲目自负不见了踪影。除了感慨谎言宣传的“高明”，我有点无可名的恨：恨他人、但更恨自己糊涂，难怪中国的好多事怎么都搞不好。
法轮功的震动
我没读过《转法轮》，但听学生们讲此书有点玄。从国内的报导，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就象一次在朋友们聚会上我发表的高见：大陆的精神空虚才导致这类玄说的出笼，XX党的报纸是要倒着看；但是这一次，XX党是绝对的正确！
可是一年后，一件事让我从无可名的恨转变到对于自己的怨。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中午去华人超市买菜，顺便也吃个午饭。我和太太各买了三盒饭，就去找座。中午人真多，只看见靠近排队的一张桌子旁，有位小伙子在低头喝茶，桌上有一用过的饭盒。我过去有点不太客气地说，你吃好后，可不可以让给我们坐？小伙子没吱声，随手把饭盒和茶杯都收了，还用餐巾纸擦了擦桌子，朝我笑了笑站起来就走了。
我和太太还没扒上几口饭，猛然看到一个少妇一手提着一摞饭盒，一手牵着一位小女孩，径直走到那小伙子跟前，一边环顾四周一边在嘀咕发牢骚：怎么等了那么久，连个座都占不来，小女孩也吵着要吃饭。
当明白刚才我的座位是怎么回事时，我眼圈便湿了──天底下真有这样老实的年青人！
真想跟他交个朋友！正好对面有空出个座。我赶紧把桌子占了下来，太太招呼他们过来。我与小伙子对坐着一边吃一边聊，才知道那小伙子是炼法轮功的。太太们也在闲聊着，一个说，你先生脾气真好，哪来的福气呀；另一个说，才不呢，你不知道他以前的大男子主义那德行，炼了三年法轮功才好的，我现在不反对他炼了。走时，我们交换了电话，小伙子还留下了一份《法轮功简介》的小报。
这是我出国后吃得最久的一顿午饭。太太有点不耐烦地说：看完了报纸还发什么愣。我说：很久没跟你说上知心话了，这份报纸，你听着，可能说的句句都是大实话！
回家后，我一下午都没有平静下来。记得有谁说过：被人骗了一次是别人的过，被人骗第二次那是自己的错。我直闷气，怎么又被涮了。还是太太心平，开导说：为什么他们花那么大的力气来反对呢？你读那么多书，其实早该自己明白了。太太也真有看穿的时候。
拒绝嘉奖

2001年4月长春市公安局为给下属单位头头打气，用给个人立功嘉奖手段鼓励他们加大力度迫害大法，每个单位给一个立功名额，嘉奖1-3个名额，当时就有七个派出所所长和科长拒绝。某一所长讲：“法轮功是政治事件，早晚要平反，将来平反了，嘉奖就是罪证。”某一副局长也讲，“政府一开始就错了，现在是错上加错，死了那么多人，抓了那么多人，总该有人负责吧！法轮功一定会平反，所以绝不能要那东西。”目前公安系统上上下下有很多人不敢乱来，怕报应。
